
茂名英烈故事

前言：笔者于2021年上半年受邀参
加《茂名英烈事迹选编》一书的编写工
作，书中选取了在茂名革命斗争时代和
建设时期牺牲的革命先烈中事迹突出、
有重大教育意义的153位烈士事迹。在
编写过程中，编者常常被英烈事迹感动
得热泪盈眶。郑金烈士事迹便是其中之
一，笔者根据吴罗源的文稿进行了重新
创作，形成此文，以慰烈士在天之灵。

有诗云：红色沃土育忠魂，双枪铁胆
照千秋。

在粤西茂名这片浸润着红色热血的
土地上，鳌头、袂花、覃巴一带的山水间，
至今流传着一段荡气回肠的英雄传奇。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
施，白色恐怖笼罩城乡，无数革命志士为
了人民的解放，在黑暗中浴血奋战。其
中，有一位身材挺拔、目光如炬的青年，
他双手紧握驳壳枪，枪法精准如神，令敌
人闻风丧胆，被百姓亲切地称为“铁胆神
枪手”。他，就是茂名鳌头飞马村人、共
产党员、茂电信地区覃巴飞马武工队队
长—郑金。

从铲除祸害百姓的“棺材鼠”，到夜
袭高墙大院斩杀“黑肉蛇”；从火烧敌巢
彰显智勇，到孤身闯虎穴营救战友，郑金
用青春与热血，在茂电大地上书写了一
段段惊心动魄的革命故事。他的一生短
暂却璀璨，年仅二十三岁便壮烈牺牲，却
用铁骨丹心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成
为茂名儿女心中永远的英雄。今天，让
我们穿越时光的硝烟，重温这位红色英
雄的传奇人生，铭记那段峥嵘岁月，传承
永不磨灭的革命精神。

故事一：日捉“棺材鼠”，为民除害

1947 年的茂南大地，腥风血雨。国
民党反动派勾结地方恶霸、反动密探，疯
狂镇压地下革命力量，欺压穷苦百姓，民

不聊生。在茂南袂花，有一个名叫潘德
兴的富农兼工商业者，此人面善心黑，阴
险狡诈，是当地人人唾弃的“毒瘤”。

潘德兴表面上经商谋生，暗地里却
充当国民党的忠实密探。他整日鬼鬼祟
祟，四处窥探地下党人的行踪，一旦发现
蛛丝马迹，便立刻向乡公所告密。无数
坚守信仰的地下党员，因他的出卖落入
敌手，惨遭杀害，鲜血染红了袂花江畔的
土地。不仅如此，他还依仗钱财豢养团
丁走狗，明偷暗抢搜刮民脂民膏，家中雇
工婢女受尽欺凌，百姓敢怒不敢言，背地
里咬牙切齿地称他为“棺材老鼠”—一只
专食人肉、啃噬人骨的恶鼠。

地下党组织早已将潘德兴的累累
罪行看在眼里，决心铲除这个荼毒百
姓、危害革命的祸害，而这项艰巨的任
务，落在了智勇双全的郑金肩上。郑金
身材高挑，目光锐利如电，练就了一手双
枪绝技，平日里乔装打扮深入民间，对潘
德兴的恶行了如指掌。接到任务后，他
立刻召集队员，周密部署，耐心等待最
佳时机。

农历五月初四，恰逢鳌头圩日。清
晨的鳌头圩人头攒动，叫卖声、吆喝声此
起彼伏，一派热闹景象。“棺材老鼠”潘德
兴带着几名长工，挑着空箩筐大摇大摆
地走进圩市，盘算着购置好酒好菜，回家
欢度端午节。此人极度吝啬，即便自己
腰缠万贯，也舍不得请随行的长工吃一
顿饭。买齐酒菜后，他便打发长工先行
运送回家，自己则独自溜进东祥饭店，点
上好菜美酒，独自享乐。

这一切，都被早已乔装成赶集农民
的郑金与队员们看在眼里。郑金身着粗
布短衫，腰间别着镰刀，混在人群中紧紧
尾随。他本想趁潘德兴独处时就地锄
奸，但圩市人潮拥挤，一旦开枪极易误伤
无辜百姓。为了群众的安全，郑金果断

放弃，带领队员悄悄尾随，一路在蔗地、
田头小屋乔装成割草、巡田的农夫，伺机
而动。

午后，喝得微醉的潘德兴摇摇晃晃
地踏上归途，朝着飞马仔村走去。他酒
意上头，毫无防备，丝毫不知一张正义的
大网早已将他笼罩。当他行至飞马仔村
旁的蔗地边缘时，郑金眼中寒光一闪，大
手一挥，队员们如猛虎般从蔗林中冲
出。郑金双手紧握盒子枪，枪口稳稳对
准潘德兴的胸口，厉声喝道：“不许动！”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潘德兴瞬间酒
醒，他惊慌失措，还没看清来人模样，便
被队员们牢牢控制，束手就擒。随后，郑
金等人将潘德兴押解至覃巴，面对铁证
如山，这个作恶多端的密探终于低头认
罪，如实供认了自己告密残害革命志士
的全部罪行。

根据党的政策与革命斗争的需要，
地下党组织当即决定将潘德兴就地正
法。消息传开，当地百姓奔走相告，无不
拍手称快。“棺材老鼠”被除，百姓心头的
阴霾散去，郑金为民除害的义举，让“铁
胆神枪手”的威名，第一次在茂电乡间响
亮传开。

故事二：夜斩“黑肉蛇”，威震四方

铲除潘德兴后，郑金与游击队员们
并未停歇。在飞马六扇车村，还有一个
作恶多端的恶霸，名叫郑积传，此人身高
体胖、凶神恶煞，百姓私下称他为“黑肉
蛇”，足见其狠毒凶残。

郑积传不仅身强力壮，还精通快制
盒子枪，枪法精准，更仗着与军阀邓龙光
沾亲带故，自任自卫队中队长，手下豢养
一群打手喽啰，在飞马、田洋一带横行霸
道。他时常带队开展“清乡扫荡”，烧杀
抢掠无恶不作，甚至曾亲自带队抄了郑
金的家，给郑金的家人带来无尽苦难。

这条盘踞乡间的“毒蛇”，成为革命斗争
的又一大障碍，游击队下定决心，必将其
斩除。

郑积传的宅院戒备森严，高墙耸立，
炮楼炮眼密布，窗户、天井都用铁丝网层
层包裹，宛如一座坚固的堡垒。平日里，
他躲在乡公所，有常备队贴身护卫，想要
接近他难如登天。但郑金从不畏惧强
敌，他与队员们日夜观察，寻找破绽，终
于等到了绝佳的机会。

1947年 7月的一个夜晚，月色朦胧，
星光稀疏。郑积传家中大办喜事，宾客
盈门，灯火通明，他忙着应酬饮酒，得意
忘形，家中的守卫也因喜事放松了警
惕。郑金得知消息后，立刻召集何其贵、
欧旭荣、梁君桃等队员，趁着夜色悄然出
发，直奔“黑肉蛇”的巢穴。

一行人轻手轻脚，避开巡逻的守卫，
来到郑积传家的高墙下。面对高耸的围
墙，队员们用竹篙撑地，借力腾跳，悄无
声息地翻越围墙，潜入院内，悄悄摸到郑
积传的住房窗边。郑金透过窗缝望去，
只见郑积传酒酣饭饱，仰躺在床沿上呼
呼大睡，毫无防备。

多年的仇恨与百姓的苦难在郑金心
中翻涌，他眼神坚定，毫不犹豫地掏出盒
子枪，对准郑积传的胸膛，“啪！啪！”两
声清脆的枪响划破夜空。子弹精准击中
目标，郑积传惨叫着从床上弹起，鲜血喷
涌而出。他强忍剧痛，挣扎着冲出房门，
妄图负隅顽抗，可刚到门口，早已守在门
外的何其贵果断开枪，这条作恶多端的

“黑肉蛇”当场毙命。
郑金与队员们迅速撤离，消失在茫

茫夜色中。夜斩“黑肉蛇”的壮举，让郑
金的威名更盛，敌人闻之胆寒，百姓闻之
振奋。“日捉棺材鼠，夜斩黑肉蛇”的故
事，在茂电大地广为流传，成为百姓口中
津津乐道的英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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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胆神枪手郑金（上）

——茂电大地的英雄志士
王如晓 吴罗源

“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除夕
守岁，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一个不老
的话题。

除夕守岁是我国一个历史悠久，内
涵丰富的传统习俗。据史料记载，在南
北朝时代，很多文人撰写了关于守岁的
诗文。例如徐君倩的《共内人夜坐守岁》:

“欢多情未极，赏至莫停杯。酒中喜桃
子，粽里觅杨梅。帘开风入帐，烛尽炭成
灰。勿疑鬓钗重，为待晓光催。”显然，除
夕夜守岁是为了回顾过去，展望未来，除
旧布新，迎春接福。在古代，由于瘟疫
多，科学不发达，古人守岁把祈祷健康作
为“重中之重”，如饮用大黄、白术和桔梗
等中药泡制的“屠苏酒”，就是为了防疫
和保健。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守
岁的仪式、内容也不断丰富、完善，而且
流行了一千多年。

我出生在化州市北部的合江圩。一
直以来，街坊们都时兴守岁。不过，在物
质匮乏，生活水平低下的年代，大多数人
家守岁的形式比较简单。在我五六岁
时，年迈的祖父跟我们一起生活。他读
过几年私塾，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对守岁
十分执着、认真，而且有一套仪式。例如
整夜点煤油灯，目的是驱邪避祟，也象征
为父母添寿；灶膛留火种，寓意日子红
火。如果遇上好年景，会购买一条鱼，只
吃鱼肉，留鱼头和鱼尾至次日，取“年年
有余”之意。最重要的仪式是：子时一
到，由祖父带领全家焚香，祭拜财神、灶
神。这时，全场安静，大家十分虔诚。祖
父则口中念念有词，时而中等声音，时而
低声细语。当然，内容是讲吉利话。不
过，我们兄弟俩对这一套既不熟悉，也不
感兴趣，一心希望仪式早点结束，领那渴
望已久的“压岁钱”。苏轼诗云:“儿童强
不睡，相守夜欢哗。”实际上，我们是“相

守有目的”。终于，在我们已经昏昏欲睡
时，祖父和父亲各给我们一个小红包，反
复叮嘱要放在枕头底下，寓意“压祟”、快
高长大。对此，我母亲颇有微词，让孩子
们等几个小时，乃至彻夜期盼有点可
怜。因此，后来祖父和父亲改为在年夜
饭后发红包。每次领到“压岁钱”后，我
们欢天喜地，不顾及那些“规矩”了，和发
小满街跑，购买鞭炮和零食，各取所需地
开展活动。疯狂玩到晚上九点多，已经
十分疲惫，简单洗漱之后上床，仅几分钟
已进入甜蜜的梦乡……

转眼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祖父已经
驾鹤西去，父亲年事也高。于是，守岁的

“任务”落在我们兄弟俩的肩上。父亲是
一个开明的人，告诉我们守岁不要太复
杂，虔诚即可，反复叮嘱子时一到，要及
时燃放炮竹，让旧岁的烦恼，在炮竹声中
消除，寓意新的一年平安喜乐，全家幸
福。

这正符合我们的心意。因为我们对
繁文缛节不熟练，也不感兴趣。因此，对
守岁不断进行创新。年夜饭之后，大家
一起动手贴春联，这样大年初一可以睡
到自然醒。我和大哥都是体育爱好者，
组织或参加篮球、乒乓球比赛。一场球
下来，大汗淋漓，全身轻松，真是不亦乐
乎！体育运动之后，还有大量的时间才
到子夜，我们不会静静地守岁。改革开
放后，我们家可以说是“先富裕起来”的
人家，在80年代初已建起三层楼房，购买
了电视机，比较高档的家具，茶具一应俱
全，家庭条件、环境好，生活舒适。晚上
九点之后，亲戚朋友、同学和邻居陆续到
我家作客，有的饮茶，有的打扑克，有的
看电视，节目丰富，皆大欢喜，乐也融
融！大家往往十一点半才陆续告辞。因
为各家各户都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零

点报时的最后一响燃放烟花炮竹，送别
旧岁，迎接新年！

至今印象最深的是 1984 年的除夕。
这一年，是我调来茂名市工作的第一年，
心情格外高兴。农历十二月廿八，我已
回家筹备过年的事宜。一位从深圳回来
的初中同学，提议除夕之夜到我家守岁、
炸油角。当时，这还是“新鲜”的事物。
我是“门外汉”，不会操作。那位同学幽
默地说，我的“业务”已十分熟练，自封为
师傅，你准备一下吧！于是，我购买了面
粉、椰丝、花生和芝麻等，做好了准备工
作。晚上九点多，那位同学如约而至，还
带来了一位“熟练工”(朋友)。寒暄过后，
由我同学担任“总指挥”兼“厨师”。

在他的统筹下，一切有条不紊地进
行。老同学亲自搓面。他说，这是至关
重要的一环。只见他将面粉放在桌面
上，围成一个圈状，倒入温水，还放了少
许猪油(让面粉富有弹性、嫩滑、香口)，之
后，反复用力揉搓，还不时掷数下。果
然，这项工作既费力，又是技术活。与此
同时，有的人炒花生、椰丝和芝麻，制作
靓馅。将前期工作做好后，那位同学带
头示范，耐心、详细讲解制作油角的技
巧。我母亲、大嫂和一个女邻居也参与，
也许她们有包饺子的经验，也许心灵手
巧吧，逐渐进入状态，逐步上手，仅一个
多小时，已经“诞生”了百余个半成品。
这些油角宛如精致的麦穗，花边捏得细
密匀称，一圈圈整齐地摆在桌面、茶几
上，像排着队的小元宝，显得格外喜庆，
使我心情愉悦，收获美的享受。紧接着，
老同学亲自“掌勺”，进入关键的环节：开
始炸油角。只见他将几斤花生油倒入锅
中，用猛火煮滚，然后将油角徐徐倒入锅
中，顿时溅起了油花，发出“滋滋”的响
声。他时而用勺压几下油角，时而推数

下。几分钟之后，大功告成。他小心地
将凝聚大家心血的“作品”用铁筲捞起
来，放在预先准备好的大瓷碟。但见油
角一个个挺着圆鼓鼓的肚子，呈金黄色，
热气腾腾，清香四溢，令人垂涎。他告诉
大家不要急于品尝，待几分钟后，不热也
不冻时才“动口”。趁着这个间隙，众人
有的稍事休息，有的泡茶，有的动手搞卫
生。之后，大家一起动手动口，小口地品
尝，但觉外酥内甜，挑动味蕾，还边饮茶，
边贺年，边天南地北地神吹海聊，人人竖
起大拇指：味道好极了！到十一点半左
右，大家陆续告辞。我母亲赶紧拿来“纸
角”(用旧报纸制作的。当时，塑料袋还未
有问世)，让每人装一二十个带回去。她
说，转眼就到新年了，大家辛苦啦，不能
空手而归。同学、朋友和邻居拗不过老
人家，只好照办了。这年的守岁真是太
有意思了，大家边学习新事物，边聊天，
边享受人间的温暖。如今，几十年过去
了，但我依然记忆犹新，好像昨天一般亲
切，觉得富有烟火味、人情味！

“闲云淡影月悠悠，物换星移几度
秋”。仿佛转眼间，我和大哥也步入了老
年人的行列。于是，将守岁的“接力棒”
传给了儿女，由他们当“主角”。年轻人
将现代意识融入到守岁中，不会坚持彻
夜不眠，以零点倒计时为准。团圆饭后，
他们先是参加文体活动，之后有的看春
晚，有的打牌，有的玩抖音，有的在家庭
群上发红包，让大家兴奋不已，有的通过
视频与外地的亲友交流、贺岁。总之，不
拘一格，形式多样。不过，“规定动作”还
是按部就班，一丝不苟地完成，让“珍视
光阴，守护亲情”的优良传统得到延续。
诚然，守岁，守的是一份团圆，一份温暖，
一份期盼，正如苏轼在《守岁》中描绘的:

“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

守 岁
毛勇强

在粤西的苍翠山野间，陵
江 与 罗 江 如 两 条 碧 色 绸 带 蜿
蜒而下，于化州县陵罗之地深
情交汇，孕育出一片丰饶的冲
积平原——合江镇。六十年代
中叶，当金秋的薄雾还轻笼着
合江屋儿埌村的青瓦泥墙，我
便 降 生 于 这 江 涛 拍 岸 的 农
家。这年月，特殊岁月正从遥
远的北方席卷而来，而我的生
命之舟，已在岭南的江水中悄
然启航。

我的父母是这片红土地最忠
实的耕耘者。父亲虽只读过“高
小”，那时代在村中也算个“秀
才”，因一手好算盘而当上了生产
队的会计，母亲则用勤劳的双手
操持着七口之家的生计。在“超
支大户”的沉重标签下，我们兄弟
姐妹五人早早懂得了生活的分
量。作为家中的老四，七岁的我
已随父兄踏入稻田，稚嫩的肩膀
开始分担“三点五工分”的责任。
晨曦微露时，我肩挎书包奔向村
上的学堂；日影西斜后，又赤脚踏
入温热的泥水。那沉甸甸的稻
穗，压弯的不仅是禾秆，更是一个
农家少年对“分忧”二字最朴素的
诠释。

我像一株被阳光和汗水浇
灌的野草，长得瘦小，却格外坚
韧。然而，贫困生活的重担未曾
压垮我求知的渴望。无论是在
宋家祠小学，还是在合江中心学
校的重点班里，我都是老师的骄
傲，成绩像江边的翠竹，节节拔
高。从小学到初中，我的成绩始
终都排在前面，还戴着班干部的
袖章。书本给了我另一个世界，
一个不需要为工分和口粮发愁
的世界。小学五年、初中三载的
时光，是油灯下与算筹的博弈，
是 田 埂 上 与 课 本 的 对 话 。 当
1982 年夏日的蝉鸣响彻廉江师
范的校园，我以优异的成绩叩开
命运之门，终于捧起了那碗象征
蜕变的“国家粮”，也就是有了

“粮簿”。
回望十四岁前的岁月，艰辛

的底色上竟也泼洒着明丽的斑
斓。盛夏的罗江是我们的天然乐
园：赤膊跃入清流，与鱼虾追逐嬉
戏；隔江与对面江的孩童打“石头
仗”，水花溅起纯真的欢笑。冬日
里，巧手用单车链制作火柴枪的
英姿，精心用竹子制作小笛子的
喜悦，还有熬煮红糖果叫卖的吆
喝，都是我挣取学费的智慧。最
难忘的是夏收秋获时节，我们挎
着竹篮穿梭于收割后的田野，将
遗落的稻穗虔诚拾起——这些金
黄的馈赠不仅换来作业簿和学习
文具，更让我胸戴“拾稻穗标兵”
的红花时，脸上绽放出泥土般质
朴的自豪。

我的少年恰与一个特殊年代
重叠。当北方的风暴撼动庙堂之
时，岭南的江水依然按着自然的
韵律奔流。父母从未因“运动”的
喧嚣而荒废田畴，他们用沉默的
耕耘告诉我：土地的信誉比任何
口号更珍贵。父亲在生产队当会
计时，账本上工工整整的数字，母
亲分粮时绝不短斤少两的坚持，
都在潜移默化中为我刻下“诚实
本分”的印记。那些在江边打水
漂的石子，在田埂上拾穗的汗水，
在油灯下演算的坚持——它们共
同构成了一种朴素的生存哲学：
无论外界如何激荡，生命自有其
坚韧的锚点，在劳动与求知中寻
找尊严。

如今，当我站在人生的渡口
回望，合江镇那两江交汇的壮阔
景象，早已成为生命的深刻隐
喻。个人的成长轨迹与时代的
洪流交织，在困顿中磨砺出勤勉
的筋骨，在清贫里孕育出智慧的
灵光。那些被江水浸润、被稻浪
滋养的岁月，最终沉淀为灵魂深
处最丰厚的沃土——它让我懂
得，真正的丰饶，从来不在粮册
的数字里，而在直面生活时挺直
的脊梁，在浊浪排空后依然清澈
的目光。

这生于江畔、长于田间的生
命韧性，正是岁月馈赠的最磅礴
诗篇。无论走多远，我都知道，我
是从两条江的拥抱中走出来的
人。江水不息，生命如斯！

我的少年时光：

在激流与
稻浪中成长

陈德文

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茂名印记

23年前欢送新兵入伍
近段时间，我市各地适龄青年积极

响应祖国征召，勇跃报名应征入伍。他
们豪迈的家国情怀，那发自肺腑深处的
誓言，深深令人感动。刚穿上军装的新
兵们，胸前佩戴大红花，雄赳赳气昂昂走
在大街上，紧跟其后的是雄狮踩着鼓点
摇尾昂首，身穿彩服的青年男女载歌载
舞，随行的家长们脸上挂着自豪的笑
容。眼前的这一幕，禁不住使我想起了
23年前当记者时的一次采访。

那是2003年11月20日上午，我奉命
前往化州市人武部采访。到了人武部大

院，只见新兵们一个个精神抖擞端坐在
球场中间，聚精会神听着驻藏部队首长
的讲话。首长鼓励新兵们树立保家卫国
的思想，发扬“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英
雄气概，到祖国的西藏去，到人民解放军
这座革命大熔炉中去，把自己锻炼成为一
名政治思想过硬，军事技术精的革命战
士，保家卫国，勇立新功。图为听完报告
后，化州市第一批赴藏新兵列队绕场两
周，醒狮队紧跟其后表演，以示庆贺。

图/文 陈冲


